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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债与董每戡结伴
赴山东

1930年2月22日，胡也频与同是
作家的董每戡乘坐轮船离开上海，
先到了青岛。董每戡在散文《雪》中，
追忆了同胡也频一起赴济南的情
形：“我和易寒及已故的频三个人自
青岛搭胶济路火车到济南去，竟一
路上靠着车窗眺望着消逝过去的雪
景。接着易寒到曲阜去了，我和频留
在济南做教书匠，过了一个多月，依
然还看不见在江南那时已绿得很可
怜了的柳丝。”

当时，胡也频到济南教书，乃是
迫不得已。1928年，同是作家的胡也
频、丁玲夫妇与沈从文在上海成立红
黑出版处，出版《红黑》《人间》月刊和
小说单行本，由于经营不善，破产倒
闭，欠下一屁股债。当时，山东省立高
级中学校长张默生正放眼京沪，搜求
贤才，他向上海中国公学教授陆侃
如、冯沅君夫妇探询有没有合适的人
愿意去济南教书，陆、冯遂介绍急于
筹款还债的胡也频前去。董每戡与丁
玲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因了这层关
系，便与胡也频成了未来的同事，结
伴北上。

宣传“普罗文学”被说
成“敲破锣”

胡也频踏进校园的时候，冰雪尚
未消融，迎春花却已绽放。他在教务
主任田定庵的陪伴下走进教室，“胡
老师穿一身陈旧西服，身材不高，却
健壮结实。他的行动灵活有力，神态
和蔼可亲，他走进教室，上讲台，都是
跳跃式的。他虽是福建省人，北方话
却说得十分清晰易懂。他讲课有条有
理，声音宏亮，带有鼓动性。他讲的是
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大家感到很新
鲜。他知识渊博，观点新颖，第一堂课
就给同学们一个极好的印象。”（冯毅
之《胡也频老师在济南》）

当时还是三年级学生的季羡林
在文章中这样写到胡也频：“每次上
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
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
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
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
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
艺’。”所谓现代文艺，也叫普罗文学，
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当时的学生都像
着了迷，张口“普罗”，闭口“普罗”。

胡也频行前曾与丁玲有过约定，
两人都要做好各自的事情，半年后方
可见面，但丁玲难以忍受相思之苦，
一个多月后便千里寻夫来到了济南。
她亲眼看到自己的丈夫有多么忙碌，
说：“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
多的学生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
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
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
物，他整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
物史观，宣传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那
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

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胡也频，

利用其文科主任身份，短短时间便在
校内掀起了一股学习无产阶级文艺
的热潮。胡也频还发起组织了一个现
代文艺研究会，全校有四五百人参
加，连校长张默生和训育主任朱无畏
也出席了研究会的活动。普罗文学的
热潮席卷省立高中，并且波及济南的
各个学校，这自然引起一些人的惊
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宣传部长在
一个会议上声称：“自从济南来了几
个敲破锣（指普罗文学）的，到处听到
破锣声，都快把济南敲红了。我们向
他们提出警告，若再这样下去，非把
破锣敲得粉碎不可。”当学生们把情
况告诉胡也频的时候，他并没有奇怪
和惊慌，镇静地说：“革命的规律就是
如此，哪里有革命，哪里就会有反革
命。真理是打不倒的。”

“国耻日”演讲遭通缉
逃离济南

5月学校召开“五七”国耻纪念
会，以示勿忘袁世凯与日本订立丧
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之耻。胡也频
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说：“纪念‘五
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得革
命，要革命，就要拿起普罗文学这个
武器。普罗文学是长枪大刀，是飞机
大炮；而不是象牙之塔里的装饰品，
也不是太太小姐的娱乐品。”共产党
员楚图南即席作《在中国反帝反封
建反军阀割据的任务》的演讲。冯仙
舟当天也在国民党省党部的纪念会
上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惹得省
党部的人大动肝火。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命捕共
队第二天逮捕胡也频、楚图南和冯仙
舟等人，此事被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
所知，他马上密告校长张默生，张立
即通知了胡也频。丁玲回忆说：“我记
得那是5月4日（应为7日），全学校都轰
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
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晚上，也频
和我又谈到这事，同时去济南教书的
董每戡也在一道，我们已经感觉到问
题的严重性。”他们讨论了在济南还
是到上海找党的问题，胡也频提议到
上海去找党，但丁玲和董每戡不赞
成，“正谈得紧张时，校长张默生来找
也频了……何思源透露了这个消息，
所以校长特为送了路费（二百元）来，
要他们事先逃走。”（丁玲《一个真实
人的一生──记胡也频》）

胡也频不想走，后来国文教员董
秋芳来了。董秋芳与董每戡都因从事
革命活动在“四一二”政变后遭到过
通缉，知晓事情的严重性，力劝胡也
频离开。胡也频与冯仙舟连夜去了胶
济车站，登上去青岛的列车。在车上，
胡也频敞开车窗吹风，望着窗外的苍
茫夜色感叹说：“时间过得真快。我来
时还是寒冷飞雪的冬天，因为我从上
海起身，穿的衣服少，几乎把我冻僵。
转瞬间，现在又快到夏天了，车厢里
这样热。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突
然变化，教员当不得没关系，我们的
工作刚有点成绩，就被迫离开学校和
同学，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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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无产阶级作家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圣徒》《活珠子》、中篇
小说《到莫斯科去》、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季羡林评价其师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
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作为中共党员，胡也频在上海龙华就义
时只有28岁。他短暂的生命有一小段属于济南，虽然只有70天，但却是轰轰烈烈的70天。

从汉代以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有莘国就引起了
人们的好奇。这个古国和夏朝的缔造者大禹有着亲密
的血缘关系，是拱卫夏朝政权的核心力量，然而几百年
后，国中一个叫伊尹的青年却成了夏王朝的掘墓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莘国与夏商两代的中央政权都
有极其特殊的关系，然而此后的三千年里，它却神秘地
隐遁于史籍之中，留下一地谜团。就连有莘国的地理位
置，汉代以来也是争论不休，不下四五种说法。其中，支
持最多的有两种版本：一是山东曹县，一是陕西合阳。

一个古国，被不同的地方争来争去，而且彼此相距
遥远、都有合理理由，这在先秦古国中还真不多见。结
合考古发现和自然条件来看，有莘国神龙见首不见尾，
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至少东西两个有莘国，而且有
莘国曾经发生集体迁徙。山东曹县境内的这处有莘国，
存在于夏代和商代初年，见证了古国早期的辉煌。

有莘国是个出名人和能人的地方，它的辉煌还得
从一个女人说起。女喜又称女嬉，是有莘国的一位公
主，她嫁给了有崇部落的首领鲧，生下了一个叫禹的男
孩。《史记》提到的上古女性不足二十名，而女喜却多次
提到，这既因为她是大禹的母亲，又得益于“裂背生禹”
的传说。

圣贤出生往往不同凡响，大禹自然不能例外，古籍
记载，即将临盆的女喜看到了流星划过天空，“吞神珠
背剖而生禹于石”。今天看来，“背剖”显然不科学，当为

“腹剖”。
长大后的禹经过十三年治理，终于消除了中原洪

水泛滥的灾祸。常言道“母凭子贵”，这位英雄母亲也作
为榜样，被写入了历代女学的教科书。

有莘氏在史书中第二次出场是夏朝末年了，当时
东方的商族崛起，夏桀的统治岌岌可危。

传说，伊尹生于伊水岸边、空桑之中，被有莘国君
的厨师收养，得以学习烹饪之术，长大以后，成了烹饪
小能手。可聪明的伊尹不甘于在厨房里研究美食，他从
烹饪技巧中领悟出了治国之道。

虽然有莘和夏同族，但伊尹却看透了夏桀的昏庸
腐败，预测到夏必为商所取代。趁着有莘公主嫁给商汤
的机会，伊尹主动报名，成为陪嫁的厨师被带到商汤面
前。

伊尹以烹调为例，向汤说治国之道，建议他以尧舜
的方法治理国家，得到了汤的认可，并拜为右相，授以
国政。伊尹辅佐商汤灭夏建商，被商汤尊为“元圣”。太
甲继位为王，暴虐成性，伊尹把他囚在商汤陵前的桐
宫，让他反省悔过。伊尹自己代理国政，接见诸侯，并常
到桐宫教育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返善修德，伊尹率
领众大臣去桐宫迎太甲回亳都宫殿，重新授给他国政，
并作了《太甲训》三篇，褒誉太甲知过迁善。太甲在位三
十三年，死后被谥为太宗。太甲的儿子沃丁继位为王，
伊尹退出政界，不久病逝，沃丁以天子礼葬伊尹于亳
东。

伊尹一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
面都建立了卓越功勋，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年奠定了坚
实基础，有“千古贤相第一人”之称。伊尹还有高超的烹
调技术，同时发明了中药汤液疗法，被后世尊为烹饪和
中药鼻祖。

今山东曹县有处伊尹墓，这也是天下众多的伊尹
墓之一，可见伊尹确实受人尊敬。明代，曹县知县范希
正在伊尹墓前重修伊尹祠，祠为三进院落，历代立碑碣
数十通，“文革”期间被破坏，后民众募资重修。以伊尹
生日为期，这里每年阴历二月二十一会举行庙会，庙会
上唱戏娱乐，苏鲁豫皖近万人蜂拥至此祈求平安。

菏泽曹县一带地处延续三千年仰韶文化的东边
缘，又位于延续二千年大汶口文化的西边缘，包括有莘
国在内的众多先民在此长期繁衍生息，发展出灿烂的
文化。据调查考证，整个菏泽境内，现存有三百余处上
古先民的生活遗址。

莘冢集遗址被认为是昔日有莘国的历史遗迹。这
处遗址位于曹县县城西北十八华里，当地旧县志载：

“夏本有莘国，伊尹耕此，与陈留莘城为兄弟之国。”
1976年和1979年春，当时的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进

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磨制骨器、轮制陶器和石
铲、石镰，另外，还有大量的鱼刺、螺壳和少量的兽骨
等。

莘冢集遗址包含大汶口、龙山、商代、周代四个时
期的文化堆积，其中以龙山文化层为最厚，出土遗物亦
最为丰富。从发掘情况来看，该遗址上层是先商文化堆
积，约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层发现了父系氏族
公社晚期大汶口文化类型的堆积物。由此可以推断，这
处遗址在商代早期仍然是一处繁华的地方，或许，伊尹
的青少年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至于后来为什么有莘国人会举族搬家，如今已经
很难弄清，但自然条件恶化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上古时期，这片区域相对平坦开阔，土地肥沃，确
实适合人类生活，但是这里的“硬伤”也很严重：河流众
多，极易发生洪涝灾害。到了金、元、明三代，洪水把菏
泽一带的四泽八水全部淤塞填埋地下，在地表已无任
何痕迹可寻。高原黄土随黄河水一次又一次地掩埋着
这片区域的上古文化，使两汉遗迹埋在地表以下八到
十米处。

不难想象，在先秦时期，人们生活在这里，多么容
易遭受到洪水的侵害。再加上战乱、政权变动等因素的
影响，有莘国人不得不舍弃家园，逐渐西迁。

有
莘
国

大
禹
母
亲
家
乡
贤
相
伊
尹
故
里

□
张
九
龙

︻
山
东
古
国
系
列
之
四
十
︼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徐 静
□美 编：马晓迪
□投稿邮箱：

qlwbxujing@sina.com

胡也频与丁玲 山东省立高级中学


	A09-PDF 版面

